
剛過去的一星
期，香港體壇熱
鬧非凡：一年一
度的香港國際七
人欖球賽、場地
單車世界盃香港

站，以及在啟德體育園舉行的
全國男子籃球聯賽總決賽相繼
登場，好不熱鬧。看來，自從
啟德體育園落成後，香港體育
盛事便一浪接一浪：到2026
下半年，7月底，世界劍擊錦
標賽將首次在香港舉辦；8月
初，更有六支世界級足球勁旅
來港，包括拜仁慕尼黑對陣阿
士東維拉，以及國際米蘭、祖
雲達斯、曼城和車路士等球
隊，屆時球迷又要展開一輪搶
票熱潮。
說到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今年踏入50周年，經過多年累
積，已成為全球欖球界最重要
的賽事之一。要成功主辦一項
賽事，除了比賽本身質素，更
重要的是如何包裝整個活動：
從運動員入場儀式、比賽期間
的音樂配合，到營造嘉年華氣
氛，讓觀眾除了看比賽，更能
盡情參與。球迷可以穿上特色
服裝、欣賞樂隊表演、逛遊戲
攤檔、享受陽光與音樂，把賽
事變成一個3日假期。這正是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能成為成
功品牌的原因——即使每天有
5萬張門票，依然一票難求。
另一個香港體育品牌是渣打

香港馬拉松，每年吸引超過7
萬人參與，報名稍遲便可能抽
不到籤。馬拉松由1992年開
始舉辦，第一屆名為「港深馬
拉松」，由粉嶺運動場出發，
途經皇崗口岸，以深圳市體育
館為終點。當時筆者負責全程
拍攝，但只能製作精華片段播
出。如今，馬拉松已進入市區
中環、灣仔、銅鑼灣及維園，
全程更實現現場直播。其實香
港馬拉松已發展成熟，若能躋
身世界七大馬拉松（悉尼、東
京、紐約、芝加哥、波士頓、
柏林、倫敦）之外，成為第八
大馬拉松，將是香港體育的一
大榮耀，讓全球跑手以參與香
港馬拉松為傲。
由以上兩大十分成功的盛事
可見，要打造香港體育品牌，
關鍵在於創意與特色。例如維
港渡海泳，若能升格為大型國
際賽事，憑藉維多利亞港的世
界級海港優勢，必定能吸引全
球泳手參與。經過全運會的經
驗，中環維港三項鐵人賽及港
珠澳跨境單車公路賽也可發展
為常規國際賽事。
香港要成為亞洲體育盛事之
都，關鍵不在於單一賽事的大
小，而在於持續的創意與特
色。如能夠善用香港本身國際
知名的景點維港、啟德等，把
更多本土賽事打造成國際品
牌，香港體壇的未來，必將更
加精彩。

體壇盛事湧 品牌打造時
到溫哥華省親，去
當地商場逛街，當然
會見到熟悉的時裝品
牌，發揮港人本色不
買都睇睇兼格價，比
較哪裏的東西較抵

買。發現衣飾款式相同，標價差不
多，但計埋匯率和稅，發現仍然是
在香港買較便宜。
再看看餐飲，一碗越南海鮮湯粉
加幣20多元再加15%稅，還有規定
給貼士，算起來需港幣百多元。去
茶樓飲茶，點心最便宜都要加幣10
元，港幣近60元，相對來講香港美
食天堂吸引力仍在。難怪不少華人
退休人士都回流香港或在大灣區買
樓作第二個居住地。除了因兒女都
在美加走不得外，他們每年都回來
數月去內地遊玩和食中國菜。一如
香港人放假喜往內地吃喝玩樂，就
是貪消費便宜，花同樣的金錢得到
更好的享受，誰都會算這盤賬。應
該改稱粵港澳大灣區是美食天堂、
購物天堂。
在溫哥華一個大商場見到一間潮
玩店，有個柜位專賣風靡一
時的Labubu，證明它在此
也有粉絲，難怪今次帶了
Labubu和叮噹公仔給親戚
的小朋友玩，他們一眼就知
Labubu，但對叮噹他們完
全不知，問「這叫什麼？」
可見Labubu的市場推廣
之厲害。亦反映了每個年
代都有其代表性潮玩，而
潮玩的生命周期會愈來愈

短。Kitty貓、米奇老鼠、叮噹曾是
香港幾代小孩的標誌性寵物公仔，
陪住他們睡覺的。
如今不同了，早前在深圳一日遊逛

商場見到幾間賣潮牌公仔的店，品
種多到叫不出所有名稱，各式各類又
可愛的表情款式實在令人童心爆發，
想擁有它們。當然，成年人的理智
超越了購買慾，最終只是「睇了當買
咗」，最後拍張相留念記錄下來算
了，小孩和少年人不會控制購買慾，
父母盡量滿足要求。終於明白潮玩
商品經濟暢旺的原因，都反映年輕
人的情緒價值，喜歡最重要，所以
消費力強的都是年輕人。
Labubu曾被炒到飛起，如今回復
正常，市場價值就是實力。延長
Labubu的壽命當然是讓其成為影視作
品主角。泡泡瑪特（Pop Mart）與新
力影業（Sony Pictures）正計劃拍攝
Labubu真人和電腦動畫結合的電
影，目前處於「早期開發階段」。
現今玩具產品不再是日產Kitty貓
和叮噹、米奇老鼠的天下，中國的
潮玩品牌將成為他們的競爭對手。

隨着時代的發展，人類
衡量每件東西、每個
人、每件事的價值標準
愈來愈市場化，一律以
數據說話，這是很科
學，科研成果具功能效
益，自然彰顯其市場價
值。當科技走入人類生
活中，能促進社會向高
效能發展，AI人才的
市場價值自然最高。

溫哥華遇上Labubu

在一個城市久了，
就會在心裏落下關於
它的印記，那些過往
日子的天色、街道的
風景，甚至一陣風吹
過的城市味道和人們

講話的聲音，都成為記憶裏不可磨
滅的部分。
我在香港待了十幾年，也成為了名
副其實的香港人。操一口「流利」
的、深受中原語系影響的廣東話，香
港本地人一聽，就知道我非土生土長
的香港人。但現在臉皮也厚了許
多，已經不會因為某幾個字的發音
不準就弄到自己面紅耳赤。這是在香
港的生存「基本技能」，為的是能跟
茶餐廳的老闆或者屋苑的保安聊上
幾句，生怕被港式生活所「拋
棄」。然而事實證明，我們這群從
普通話到廣東話的群體，沒有脫離
香港的集體生活，大家活得還挺
好，都說不想離開香港太久。
然而一開始與港式生活的融合，
也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從港式早餐
開始，我驚訝於港人的早餐竟如此
「簡單粗暴」：總是ABCDE這幾個
選項，來來回回都是雪菜肉絲米粉、
沙嗲牛肉公仔麵、火腿通粉……而
且幾十年如一日，港人從來沒有抱怨
過這種搭配。更加神奇的是，我從

一開始的不適應，竟然到了如若一
星期沒碰就會想念的地步。
人的適應能力真的是驚人，多年
南北穿梭的生活經驗，練就了我的
國際胃口。就像香港社會的中西包
容，我們早上在西餐廳裏剛剛品嘗
了倫敦正宗的羊血腸之後，中午可
以在中環半山的露天茶餐廳吃一碟
乾炒牛河，晚上又可以到新界的圍
村和村民們一起共享盆菜，這是多
麼奇幻的香港日常啊！
只是身在香港，鄉愁總是藏在味
蕾深處。每當看見老鄉在朋友圈發
家鄉早點，熱辣辣撒滿胡椒的胡辣
湯、皮薄餡足的蒸餃、外脆內軟的
油餡餅，心裏就忍不住發癢，恨不
得立刻飛回去大快朵頤。
人就是這樣矛盾，一邊在香港扎
根，習慣了這裏的節奏、味道與人
情；一邊又時刻牽掛着故鄉的吃食
與溫暖。十幾年下來，香港的街景、
聲音、氣味，早已刻進生活裏。那
口不太標準的廣東話、每天熟悉的
早餐、街頭巷尾的煙火氣，都成了
我身上深深的港式烙印。
我既帶着家鄉的根，也擁抱了香
港的日常。在這座城市裏慢慢生活、
慢慢扎根，心裏裝着兩種滋味，也裝
着兩份歸屬。這便是我在香港十幾
年，最真實也最溫暖的人生體會。

記得那年某個星期
天，幾個朋友聚會
時，K接聽一個電話
後，神情緊張地對我
們說，她弟弟小P因
為失戀在酒店闢室準

備自殺，一向關心社會大事的S大
姐即時便要大家陪同K和幾個朋友
趕到酒店現場。18歲滿臉淚痕的小
P，緊握着小瓶安眠藥嚷着要生要
死，放在他床邊小几上的一張白
紙，寫着歪歪斜斜「她不愛我了」
幾個大字。各人你一句我一句，好
言好語勸他安靜，還是控制不住他
激動的情緒。
S大姐先叫大家守住小P，打電話
叫她大哥趕來勸他。她大哥跟小P
年齡相差十多年，同是爵士音樂愛
好者，是一向談得來的忘年交。他
到來後，小P果然情緒稍為平靜一
點。S大哥對S大姐和K及我們幾個
朋友說：「你們可以回去了，我和
小P有話說。」K知道他倆是無話
不說的好朋友，對他有了足夠的信
心，也就隨S大姐一起離去，由S大
哥單獨留在酒店陪小P。
大家苦苦等待幾小時後，S大哥
便傳來消息叫大家放心，小P情緒
已漸漸平復，開始放下安眠藥，現
在已有胃口同他一起進食由酒店職

員送來的外賣晚餐，很快就會安然
退房回家。
這已是五六年前的事，月前K對

我們說，她弟弟已跟事後新相識的
女朋友結了婚。當日S大哥如何勸
解小P，事後S大姐便詳細告訴我
們：S大哥自己原來也有過失戀的
經驗，傷心程度不下於小P，到底
人比較成熟，有天翻看到愛神邱比
特的圖片，冷然苦笑亂發神箭的小
愛神，不過是愛情的促狹鬼，怎不
會有人受傷？忽然清醒問自己：
「她可以變心，為什麼我還為她癡
心，為什麼我不可以變心？」就是
這樣，一剎那間心情豁然開朗起
來，S大姐說當日S大哥就是以過來
人經驗對小P說自己的故事。
雖然未必所有的失戀者都有同樣
的醒悟，只是荳芽夢中的小P，幸而
有個他信賴的S大哥，就此清醒了。

陽光折射出不一樣的彩虹，在特定的角度下，呈現絢麗
的生命光彩。
香港體育記者協會前主席朱凱勤（朱爺）離開了我們，

出席他的追思會，有協會會長霍啟剛、體育界名宿貝鈞
奇、郭家明、鍾志光、何鑑江、何靜江等，紀念閣展示他
生前參與世界各地馬拉松賽事的紀念章、記錄奧運金牌運

動員的著作、電視台訪問他的片段……朱爺身上折射的陽光，照得我們
睜不開眼睛。
朱爺從事及主理香港文匯報體育版30年，從記者到編輯，獨當一
面、專業嚴謹，在同業中享有好評，正因為他馬拉松般的工齡，報社與
體育界的人脈、聯繫全靠他運作。報社以外，他又是香港體育記者協會
長達17年的主席，朱爺得「爺」名，與他德才兼備的人格魅力有關。
體育新聞涉及國際賽事，一個鋪往世界的舞台，他外出採訪無數，涉

獵甚廣，但報章版面眾多，再耀眼也未必聚焦；朱爺謙和有禮，低調不
張揚，與他同屬部門的同事，在這之前，竟然對報社以外的朱爺所知不
多。退休後愛上馬拉松運動的朱爺，跑齡近20年，跑過世界不同賽
道，參與中國各城市的馬拉松不計其數，中俄1+1跨境馬拉松，外國如
哈薩克斯坦、葡萄牙波爾圖、意大利米蘭、約旦安曼、非洲摩洛哥等都
有他的足跡，最難得是，波士頓馬拉松需要成績達標才有參賽資格，朱
爺達標參賽了，視為最大榮耀。
運動健將雖然生活自律，病魔還是忽然掩至，面對極端治療，他以運

動員鋼鐵般的意志，闖過了一關又一關，在艱苦治療的同時，他依然笑
看人生，不讓家人及朋友為他擔心，面對疾病的樂觀，為所有人帶來正
能量，在他「人生馬拉松」終點前，留下了
一抹又一抹美好陽光。醫院病榻上的朱爺，
後期階段仍然醒神，我跟他女兒自我介紹，
3人曾經是同部門的同事，朱爺用微弱的聲
音補充：「我們4個」，可見他當時相當清
醒，情緒完全投入了當年共事的情懷裏。
每個人活在世上，領着不同的「劇本」，

演繹自己的人生。少數得到「好劇本」的，
一炮而紅做了影帝、影后；領到平庸「劇
本」的大多數，不怨天尤人，從跑龍套做
起，穩紮穩打練工夫，演好每一個不起眼的
角色，正是磨練出來的底氣，相信，領獎台
上總有我們相逢的一天。

折射的陽光

說是「煙花三月下揚州」，
我一路駕車緊趕慢趕，腳步終
究還是慢了半拍，抵達揚州
時，已是4月初。
又因為人多，一直嚮往的瘦
西湖也沒有去看。倒也不覺得

遺憾，我一意奔赴揚州的春天，並不為走馬
觀花地打卡，只想沉下心來細品。4月的風
更和緩，花更繁盛，時光也更慢，恰好能把
這份獨屬於江南的溫婉與閒適看得更清，讓
我與這座古城，有一場不慌不忙的相遇。
揚州給我的第一個驚喜，是我落腳的寄園
旅店。
寄園隱在揚州老城的小巷深處，兜兜轉
轉，推開一扇不起眼的木門，便走進了歷經
歲月的民國老宅。初見便是驚艷，彷彿穿越
回舊時。這座看似普通的老宅，已見證過無
數風流往事。民國年間，諸多文人雅士、藝
術名家都曾在此駐足，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
也曾下榻於此。很難不去想像當年的寄園是
何等光景，或許在某個春日午後，梅蘭芳曾
在庭院中踱步，賞着院中花木，醞釀戲文身
段；或許在月色皎潔的夜晚，廊下燈火闌

珊，往來的名士談詩論藝，笑語漫過院牆。
一樑一柱，一磚一瓦，都曾聽過婉轉的唱
腔，見過文人的才情，藏着不為人知的舊
事。如今人去園靜，可沉澱下來的氣韻卻未
消散，反而與老宅的肌理合為一體。
這裏沒有現代酒店的冰冷規整，反倒有着
家一般的溫情，還有着歷史建築獨有的厚重
與詩意，住下來，就連夜裏做的夢也是帶着
古舊的香甜的。
從寄園去參觀朱自清舊居，要經過幾條彎

彎繞繞的狹窄的巷子，巷子裏花木生長正
盛，紫藤花順着牆頭蔓延，垂下一串串紫瑩
瑩的花穗，風一吹，伴着花香落下細碎的花
瓣；月季開得熱烈，粉的、紅的，花苞挨挨
擠擠，綴在青磚黛瓦間，香味遊蕩在巷陌
中……思緒便不自覺地飄遠，眼前的草木、
院牆，像紫藤的花穗一般串起揚州的千年過
往，江南名都的繁華、文人墨客的流連、民
國歲月的轉場……皆深藏於此。
到了揚州，總要去富春茶社，赴一場地道
的茶約。富春茶社門面不大，內裏乾坤卻不
小，方桌木椅，古樸地刻着歲月的痕跡。我獨
自前往，嘴雖饞，卻也不敢多點，只要了一

盤蟹黃乾絲，一籠各式點心。後來乘出租車，
健談的司機小哥阿濤問我對富春茶社吃食的
評價，我只說「和味」。而這兩個字，大抵是
資深吃貨對吃食能給出的最高讚賞了。
清晨去旅社附近的天主教堂望彌撒，走的

是一條極老舊的街道，走着走着，就遇見一
個小集市，沿路擺着賣菜的、賣水果的、賣
魚的、賣雞蛋的、賣包點的小攤檔，果紅菜
綠，蒸籠冒着熱氣，沒有人大聲叫賣，交易
的聲音也是輕柔的。忽地看見路旁剛冒出新
芽的樹幹上掛着城市詩歌節的紙牌，上面寫
着：「在痛苦的盡頭/一扇門打開/我聽見/
我的靈魂在歌唱/說：試試這個春天/試試這
個春天。」
那些詩句令人真切地感覺，這是一座能讓

人變得柔軟的城市，它有老城市固有的濃濃
的煙火味，更有煙火之上的風雅。我也因此
想起自己在歌詞中寫的︰「誰又不是借了這
身皮囊，來赴一場盛大的流浪？」
流浪到揚州，在它的柔軟裏、在它帶着煙

火味的風雅中，與寄園邂逅，摁下奔波的暫
停鍵，在一個個微小又雋永的瞬間，尋一段
舊夢，又何嘗不是旅途中難得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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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戀者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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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松賽事中的朱凱
勤。 作者供圖

●愛神也會發錯神經箭。作者供圖

下午碼字時，電腦右下角忽然跳出一
個小視窗：AI寫作，快人一步，高品質
文章一鍵生成。順帶還給我推薦了一隻
「DeepSeek」的股票。
我嘴角微揚，臉上掛着一絲複雜的笑
意。點開「DeepSeek」官網，猶豫再
三，又將握着滑鼠的食指縮回來，忍住
沒有下載，似乎心裏還沒有完全準備
好，或者說有點不好意思馬上下手。
至於股票，更沒有勇氣去碰它。我並
不想隱瞞、更不想否認，自己是真心喜
歡錢的人，有時做夢都希望早點實現財
富自由，和摳摳搜搜的日子說再見。但憑
目前的智商，要想從股市上薅幾把羊毛，
可謂有賊心、沒有賊膽，就算真有天上掉
餡餅的美事，憑我這雙不算有力的手，也
未必能接得住。於是識趣地按下滑鼠，關
閉了眼前這個誘人的小視窗。
和文友們一起茶敘時，也會常常聊到
AI創作的話題。坐在哪裏，議論就到哪
裏。如今文學創作這行道水越來越深，
「豆包」、「DeepSeek」這樣的智慧軟
體，已經強大到不可思議。輸入一個標
題，下幾道指令，眨眼工夫，一篇洋洋
灑灑的文章便已生成。就好比你想吃一
道菜，只需要報上菜名，就有無數大廚下
廚，添油加醋，為你提供雲服務。就像老
鼠爬上了餐桌，躺吃、躺喝啥都不缺。
AI寫作，雖然功能強大，但對我這樣
喜歡懷舊的作者而言，似乎關係並不
大，即或被人吹得神乎其神，仍舊不為

所動。迄今為止，對「豆包」、「Deep-
Seek」一類的小程式，連滑鼠都沒點開
過，而是堅持苦行僧一般的創作，總覺
得經過獨立思考寫出來的文字，才是問
心無愧的。哪怕發表得再少，也是自己
一字一句、精挑細選出來的結晶。
偶爾也會在枱燈下反省，在眼花繚亂

的網絡時代，文學創作形態其實早就此
一時、彼一時發生了改變。自己這樣一
根筋，在傳統的碼字模式裏固執地堅
守，或許在圈子中就是個落伍的笑話。
更何況不用AI寫作，並不是值得在眾人
面前炫耀的談資。
不可否認，人工智能的速度與激情，
正不斷刷新人們的認知。尤其在追求精
準演算法、崇尚完美智慧等層面，已達
成高度默契和共識。但在文學創作上，
終究還存在肉眼可見的溫差。儘管AI創
作可以在轉眼之間，完成一篇邏輯性不
錯的文章，但其背後，卻是依靠海量文
字資訊提取關鍵字，用一個個冰冷的數
位記號，在排列演算法中速成的速食式
語料組合。這種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的文字代工，顯然不能和作者字斟句
酌、掰開揉碎的在場感相提並論。因為
它既沒有作者血液的澎湃，更沒有作者
情感的燃燒。
換句話說，看似萬能的AI創作，其本
質卻是一種隱形的格式化複製和模仿，
將眾多作者在創作時的情緒和感受，籠
統演繹為大眾化的共性敘事樣本。晃一

看，朝花夕拾、草木魚蟲，說得有鼻子
有眼。但仔細品讀卻會發現，這些文字
是缺少溫度的氾濫抒情、故作高深的說
理思辨、同質化的說教和套路。
明代劇作家湯顯祖在《牡丹亭．寫
真》中曾給我們留下「三分春色描來
易，一段傷心畫出難」的至理名言。大
致意思是：人的眉目口鼻，是外在
的、具象的，容易畫得準確逼真，故曰
「描來易」；而人的各種情緒、喜怒哀
樂是內在的、抽象的，很難通過繪畫表
現出來，故曰「畫出難」。
AI創作與作者調動感官系統，通過生

活細節、人物情感謀篇布局創作出來的
作品，其根本區別也正在於此。AI創作
不會有痛感，也沒有即時的情緒反應，
不會因為寫不出一個詞，而撓着頭髮發
呆。如果我不告訴它，它便無從知道，
我內心深處曾經刻骨銘心喜歡過誰？或
者正兒八經恨過誰？它知道難受這個
詞，卻無從知道難受時的個體化差異。
更無法做到作者通過即時靈感，完成從
大腦到鍵盤的在場化表達。
當然，我不使用AI創作，並不意味要
逃避現實，只是習慣在創作時一字一句
地琢磨，言為心聲地認真寫好每個句
子，不強求一定能感動別人，但至少要
做到不留遺憾先感動自己。這既是對文
字的虔誠和敬畏，更是不願被AI所定
義，剝奪屬於作者自己獨立思考的想像
力和感知力。

●這個 Labubu 很
特別。 作者供圖


